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悠悠一抹斜阳映照在稻田地里边，那沉甸甸的稻子伴着暮日余晖在微风中摇曳。稻田地里前前后后站着四五个人，他们佝偻着身子不紧不慢地在田里插着秧苗。
这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壮族小村庄，里面住着淳朴的村民。老奶奶的大儿子叫做李山，是一个真正意义上勤劳老实的农民。二儿子叫做李水，相比起他的大哥他显得有些不着调，做事也喜欢投机取巧，出了什么事总是大哥来帮他扛下来。李山的父亲在几年前去世了，去世前对李山留下的遗言便是要好好照顾她的母亲和弟弟，更要管好这个家。
田埂旁边坐着一位年近七八十的老奶奶，她旁边放着一个大大的背篮，装着这一天的晚饭。背篮旁边有个追着花蝴蝶嬉戏欢笑的小女孩。老奶奶坐在田埂上看着自己的儿子、儿媳在田里插秧苗，小孙女无忧无虑的在田间嬉戏。她的眼神开始变得湿润，一阵恍惚，内心不由得泛起涟漪。以前她丈夫还在时，总是会听到丈夫在田间大声的教导儿子们如何插秧的声音。可是，无情的岁月带走了丈夫那熟悉而又亲切的训责儿子的声音，还有田间里那熟悉的身影。小孙女的嬉笑声音打破了老奶奶的回忆，老奶奶抱着孙女，看着她可爱天真的脸颊，又看了看田间儿子和儿媳熟练的插着秧苗，那湿润的眼眶虽然有眼泪在打转但却饱含幸福。
过了一会儿，大儿子赤裸着上半身从稻田地里把陷下去到膝盖的腿缓慢的抬起来，扶着田埂慢慢走到老奶奶旁边。他用壮族语言向老奶奶说：“妈，今天这活总算快干完了。”老奶奶答道：“快吃饭吧，中午饭都没吃就在干活了呢。”孙女跑到了大儿子身边嘤嘤呢喃，大儿子宠溺地摸了摸她的小脑袋。大儿子把母亲带来的饭菜一一拿出来摆好。老奶奶的大儿媳、二儿子和儿媳也走了过来。一家人坐在田埂上其乐融融地开始吃饭，孙女在吃饭的时候显得特别乖巧。吃好饭后儿子儿媳们又接着做没做完的农活。天边的暮日落下，黑夜静悄悄的到来，那残存的斜阳也被黑夜吞噬。终于，儿子儿媳们赶在天空完全黑下来之前干完所有的活。一家人靠着这抹仅存的余晖，走向家里，一边走一边唱着祖辈传下来的山歌。
翌日，天空还并未完全放亮，李山往家里的玉米地走去，李山看着这玉米地不由得想到怎样才能为自己赚更多钱，这玉米地的收入确实太低了。他心中灵机一动，觉得等收完了这一季玉米得换换了，种橘子树算了。这橘子卖的贵，而且这气候管理橘子也不太费功夫。李山看了看自家的玉米地，扛着锄头往家走，家里的早饭也做好了。一家人一起吃饭的时候李山说了自己的想法，这一次自己的弟弟也认为这是一个好方法，李山还记得父亲在时弟弟总是和自己唱对台戏；母亲也认为这是好方法。李山吃好了早饭，换上了一套干净的衣服便朝着县区前进。
李山搭上村里的小面包车，来到了县里边。司机是和李山从小一起长大的小伙伴，司机是村里为数不多的汉族小伙，但是他在村里和其他小伙伴也没有什么区别，司机在外打工好几年赚了些钱便回到了村里，买了一辆面包车干起了运输。当年如果不是父亲重病没准李山也出去打工去了，村就可能又多了一辆面包车，多了一位司机。司机把李山直接送到了县城周边一家橘子种植户家里，李山内心无比高兴的感谢了这位老朋友。
这家橘子种植户的主人叫张修，从他父亲那辈便开始种橘子了，经过多年努力也干出了自己的一片天地。此时的张修正醉心于自己的橘子树下，他仔细的查看着自家橘子树的病虫害。李山直接来到了张修的橘子树林，李山看到这一片浩荡的橘子树林，内心受到了震撼。他看到自己家那片田间地头所看不到的另一方景色，他按捺着内心的激动寻找着这片橘子树林的主人。张修正在不远处的树下记录着这棵橘子树的病症，李山看到了专心致志的张修,大声喊道：“张老板，你好啊！”张修被这一叫声吓了一跳，回头看到了一张和蔼的脸庞，张修不紧不慢的走近李山握了握手。李山很开门见山的表明了来意，他略带紧张的说道：“张老板，我想和你买几棵橘子树回去栽栽。”张修爽朗的笑了笑，对着李山说：“听这口音你是壮族吧，来我这你算是找对人了。”李山满怀感激的抓着张修的手，和他说明了自己家的那几亩玉米地的情况。张修毫不迟疑的带着李山去看了看自己新培育的小橘子树苗，张修很耐心向这个门外汉慢慢解释这精心培育的小树苗，并告诉李山许多种植和培育橘子树的技巧，李山专心的记着这些技巧，张修说的越多，李山便越来越感激这个恩人。
时间过得很快，不知何时暮日的余光撒在了这间橘子树林包围的小屋里。就如同李山在田间耕作的斜阳一般，此时的斜阳也映照在这间小屋的窗户上。斜阳透过窗户，一股和煦的暖意渐渐升起，李山拿出了购买张修的小橘子树苗的钱，不回价的直接给了张修。随后，李山被张修热情的留了下来，这顿中午饭虽然不是那么的丰盛但却饱含张修的热情。他们二人坐在这橘子树林中的小屋里，张修拿出两个杯子说道：“每天都是我一个人对着这橘子树，这儿也没什么人过来更别说喝酒了，今天你来了就陪我喝几杯吧！”李山也是个性情中人面对张修如此热情他也不会拒绝。他端起酒杯便先干为敬，张修看他如此爽快也一杯饮下。伴着下酒菜两人开怀畅饮渐渐有了些许的醉意，趁着醉意这个年近四十的老老实实的农民说道：“你这么大一个橘子树林，为什么对我这个少数民族农民这么在心？别的不说，我真心的感谢你。”张修说道：“我这个老哥哥你真会开玩笑，什么少数民族不少数民族的，哈哈！帮你这一把我也没什么坏处嘛。”李山把这感激好似放在了酒中，端起了酒杯郑重的敬了一杯。酒过三巡，李山和张修醉倒在酒桌上，李山同村的司机老朋友过来寻他看到安静醉倒在这的两人，便扶着李山上车，回到了村里。
不久以后，李山的橘子树在这个小村子慢慢的成长，开花，结果。每当李山看到这橘子树，也想到了和张修在酒桌那一壶酒，一番欢饮。这一壶浊酒，一场欢饮，道出了这大中国的民族的团结与温馨。他忘不掉的还有张修说的那句“什么少数民族不少数民族，大家都是一家人”，也更看到了各民族间浓浓的情谊，还有这和谐而又充满温馨的大中国。


